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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大陆客纷纷三退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在瑞士

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上，发生在中国的法轮

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事件被广为曝光。

很多国家媒体对活摘器官罪行做了

报道。 
欧洲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日内

瓦和景点，向中国大陆游客讲述活摘

器官真相。义工说，薄熙来在大连、

辽宁主政时，薄熙来、谷开来夫妇主

谋对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

活体摘取器官，卖给医院做器官移

植，再卖尸体给人体标本加工厂做成

干尸到处展览赚取巨额利润。去年怕

黑幕泄露出去，灭口杀了知情的英国

商人海伍德。王立军也怕被灭口，逃

进美国领馆，并把法轮功学员活摘器

官的证据提供给美国了。 
 中共严密封网就是在封锁海外

曝光出的这些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

十三年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直到

今天都没停止。但真相被掩藏着，而

这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核心真相。

如果大家多了解真相，就知道中共有

多邪恶。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对法

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

截断、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政策，策

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等一系列丑剧，

编造各种谎言，煽动百姓仇恨法轮

功，更使民众在心灵上受到极大毒

害。我们派发的资料，讲的就是这些

真相。 
 义工说，不要拒绝真相，不要被

中共洗脑了，关键要分清什么是善与

在窖

恶。

里，我想自己上去，脚不能用力，也没上去。就

在这时，听院里有脚步声，我知道是两个儿子回来了。

我喊两声，他们没听见，进屋了。看我没在屋，就到

处找我。我老儿子看窖门开着，过来一看，我在窖里，

就问：妈，你下窖啦。我笑着说：我掉窖里了。 

两个儿子用绳子把我拉上来，这时，姑娘、姑爷

都来了，全家人都要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我一天

比一天好，第六天，同修来看我，鼓励我去炼功点。

又过了七天，我拄着棍子去了炼功点，把棍子往那一

放，和他们一起炼功，从那天起，天天去炼功。 

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要不然我一个老太太，掉

到那么深的窖里，哪能十多天就好了，而且没吃药，

没打针，对师父的感激没法表达。 

因为我炼法轮功后，我的胃病、肾炎、怕冷等病

都好了，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与美好，共

产（邪）党想骗我这个老太太，骗不了。 

 

     从满身疾病的文盲到身心快乐的大法徒 
（文/河北蔚县大法弟子） 

劝大家“三退”，就是让大家远

离邪恶的中共，得到神佛保佑，有个

好未来。听了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的游

客，都毫不含糊地要求“三退”。  
在日内瓦万国宫外面，义工遇到

一群进出联合国人权会场的中国人。

义工问他们，你们一定知道活摘器官

的真相了？他们说：“太邪恶了！”义

工说，你们既然不相信这样的邪党

了，就退出来吧。他们当场同意“三

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明慧网】在当今的社会中，
有这样一群人，由于修炼了法轮
大法，他们的生活、观念、遭遇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
再为疾病而痛苦、为人生而去争
斗、灾祸而彷徨；他们心中有“真、
善、忍”的法理，善良、祥和的
生活，给家庭、社会、国家带来
一片净土和希望。让我们来听听
下面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心声。 

 

六十九岁老太掉入四米深窖之后 
（文/安达大法弟子） 

我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今年六十九岁，修炼法轮大法

以来，一直对师父和大法都很坚信，开始老伴儿不相信，持

反对态度，经常说一些负面的话，也没把我挡住，我一如既

往坚持炼功学法。 

九九年正月十九，我摞苞米秆子，忘了旁边还有个土

豆窖，突然间一脚踩空，掉到四米多深的窖里，一下子重

重的摔到窖底，我动了动，感觉脚和腰都很疼，这可怎么

办？我一下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话：“好坏出自

人的一念”，我坚信师父的话，你只要把自己当成炼功人

就一定不会有危险。我就用力往起起，一下子起来了。站

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我开始修炼大法。得法前，

整整十年没见过杏花开，每天卧床不起，就和植物人

一样。每天照顾不了孩子，做不了饭，也吃不下饭，

难受得哭天喊地，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我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脾气不好，爱哭，经常

打骂孩子、骂丈夫，遭了一身病，还有附体。大小医

院跑遍了，也没看好我的病。大医院检查，（转下页）

用海外信箱（如：gmail）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 
链接明慧网 www.minghui.org，能够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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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法轮功学员七十六岁的方秋菊在二

零一一年九月被中共恶人绑架到兵

团洗脑班，后被劫持到伊犁军区医

院说要动手术，上手术台后第二天

便高烧去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一零非

法组织经常办洗脑班，绑架迫害法

轮功修炼人。方秋菊老人于二零一

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被绑架到新疆总

兵团洗脑班，十月十几日因身体不

适被提前送回家，其所在连队强行

带她到卫生队检查身体，然后就说

这病那病的，后来就送到伊犁军区

医院住院，医生就说要动剖腹手术

才能治愈。 

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早上一上

班，便推入手术室。上午十一点半

左右，在手术室门口等候的家人看

到三个穿便衣的人从小门进入手术

室，家人感觉不对，想跟进去，结

果被护士拦在门口不让进。 

十二点左右，六一零头目也来

了，随即主治医师两手血淋淋的出

来说内脏不行，没办法治了。到下

午将近四点的时候把方秋菊老人推

出手术室。 

晚上她就高烧到三十九度，打

了一晚上退烧针，第二天早上七点

又高烧到四十度，已处于昏迷状态，

又换药打退烧针，中午高烧到四十

一度，晚上高烧到四十二度。 

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半夜一点

二十分，方秋菊老人去世。家人一

直觉得方秋菊去世的很蹊跷，但一

年也没有与外界接触过，所以没能

及时曝光。 

参与迫害的部份相关人员的号

码： 

兵团 610 张涛：13999973137 
兵团 610 张荣霞：13899659556 
国保大队安：13999386800 
治安员倪乐：15886998668 
指导员李建秀：13909991979 
司法办杨丽：18999592868 
包夹王静：15199261906 
包夹王艳玲：18999592848 
包夹吴娟：18709008386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欺骗、残暴、邪教本质，引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
三退）远离邪恶明哲保身。截至 2012 年 9 月底，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已有一亿二千四百多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您退了吗？ 

（接上页）说我有：胆囊炎、肺气肿、心脏病、贫血、

还有子宫瘤子，头晕等。哎，是零件就有病，每天一把

一把的吃药、输液，小针扎手放血，铜钱刮背，背刮成

黑片，大行针扎人中提气，整整折磨我十年。最后医生

说：不能再耽搁了，不超三天，就得住医院做手术。我

天天看病，把家里的钱花光了，还借了许多外债，拿什

么住医院？ 

身上还有附体。我看到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七次，把蛇附

体清理完。从那以后，我精神起来了，就去炼功点学法、

炼功，回家后，看书，还是不认识字，心急之下，我抱

着大法书大哭，边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大法书念一遍

呢！ 

晚上，丈夫教我念了一会，把大法书放柜子上，就

睡觉去了。师父看我有修炼的心，晚上，我做了一个很

清晰的梦，看见大法书展开了，每个金黄色的字就往我

脑子里飞。早晨醒来，我赶快翻开大法书一看，我全会

念了！嘴也不歪了，还念的那么通顺，我会认字了！我

会念书了！高兴的一边说，一边大喊，丈夫笑了说：“看

把你美的。”儿子说：“妈，这大法真好，您自从学了

这大法，全身的病好了不说，精神也好了，还不骂我和

我爸了，也不打我了，要不是学了大法，早就把我打成

痴呆症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学法炼功。不知不觉中，脸色红 

润了，身体健康了，家

庭和睦了，孩子、大 

人道德高尚了。我 

从那以后至今， 

十四年没吃过 

一片药，变成一 

个快活的人，亲朋 

好友羡慕的家庭。 

大法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我亲身体验到 

了大法的玄妙、超常和神

奇！◇ 

正在这绝望的时候，我偷偷的把老鼠药买好，我想

丈夫再和我生气，我就喝老鼠药，一了百了。转念又一

想：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呀，还要给他们添心

病，我不能死，坚持着活着吧！ 

正在这生不如死的当口上，我妹妹来了告诉我说：

“姐，你炼法轮功吧！”我激动地说：“要钱吗？”她

说：法轮功可好了，不要钱，祛病健身有奇效！当时我

想：这个社会哪有不要钱的？她说：大法师父真的不要

钱！我脱口而出：那太好了啊！要是要钱，我也学不起

呀！她又说：只要你能以真善忍做标准，修心性、重德、

不生气、坚持炼功，你的所有病就能好。我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走入大法。妹妹辅导我炼功八天，我全记住了。

妹妹走时，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 

我不识字，就会认个大我小。当我翻开宝书一看，

那字都是金光闪闪的佛道神。后来我去了炼功点，听同

修们念《转法轮》，我听的字字入心。辅导员赵大爷耐

心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念，同修周嫂、宋哥等人看我

活得可怜，给我送来白面、大米和钱。我高兴得说不出

话来。心想：这大法太好了，师父教的徒弟都这么善良、

祥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修大法。 

我想学法、看书，但不认识字，又想看，又不敢看，


